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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小景（国画） 丰子恺 作

有一首歌，我寻寻觅觅，花了整整半个世纪。
五十多年前，在赣南宁都的崇山峻岭间，我有幸初次

聆听。那天，我穿梭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去大队小学上
课，突然间，寂静的山谷中飘来歌声，正是那首歌。循声
望去，一位不知姓名的叔叔正微笑着朝我走来，摸摸我的
头，哼着歌渐行渐远。我两眼紧盯着他背上那个沉甸甸
的地质包，心中回味着他刚刚唱的歌。

他是爸爸的队友。有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他来村里
探望下放的爸爸，我便闹着请这位叔叔唱歌。他又唱起
了那首歌，歌声穿透寂静的夜色，在山村上空回荡，爸爸
拉着他的手一同高歌。歌声戛然而止，我竟不知身在何
处了，思绪久久沉浸在歌的意境中。歌声是有温度的，它
能拨动人的心弦。

这就是《地质队员之歌》，爸爸曾哼着它翻山越岭，
走遍四方。那激昂雄壮的旋律，激荡我幼小的心灵，与
高山、小河、挎包、矿石以及钉锤一同镌刻在我记忆深
处。唱歌的是群豪情壮志的“地质”人，举着“909地勘队”
的旗帜。

奇怪的是，记忆力奇好的我当时竟然没记全歌词，以
后也没再见过那位叔叔，后来听爸爸说，那次他是来告别
的，因言辞不当而被派往很远的地方去了。我愣愣地看
着父亲，仿佛那首激昂的歌也随之远去。

父母回到矿山，我也踏上了漫漫求学路。极偶然的
机会，还听过那首歌，歌词、音符、旋律依旧，听歌便会想
起父亲，还有那支地质队，渐渐地，歌嵌入了我心中。

每每走向山野，那首歌会毫无征兆地在耳畔响起，尽
管这种时候不多。我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因为歌，是山
村迷人的夜，还是对父辈的怀念和追思，构成了一辈子也

难忘的梦境之音。这绝无污染的梦境，流淌着破土竹笋
的生机，环绕村庄小河的喧腾，春野里木萧竹笛的悠扬，
以及漫山遍野映山红的绚丽，还有早已长眠在马鞍山脉
的我的父亲……

那年早春，父亲在城里迎来了昔日地质队的几位战
友，读大学的我恰好在家中，父亲捎着我参加了聚会。
他们说起了那首歌，谈得很投机，酒过三巡，便动情地齐
唱起来，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从他们心房喷薄而出，飘向
四方……久违了，《地质队员之歌》！歌声具有无穷的穿
透力——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用火热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
劳和寒冷……”歌声是泛黄的照片、锈迹斑斑的地质锤、
洗得发白的地质包、充满心血的图纸以及铿锵的誓言。

地质队员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情怀，寻找梦中的“铜草花”

“孔雀石”，把思念装进行囊，把乡愁投进篝火，在荒野与
云彩的组合处，用矿锤播种信念与艰辛，收获着满足与
喜悦。

我忽然找到了幼年的场景，那首歌能让任何老地质
人焕发朝气，找回逝去的岁月，尽管父亲已年迈，但在歌
声中，他依旧年轻。

魂牵梦萦的那首歌，让我更了解了父亲，把名从“金
球”改为“地球”，并自诩“大山的儿子”，用一颗执着的心，
迷恋着地球，拥抱着大地。搬到城里后，他书柜最醒目的
地方，摆放的是矿石、手电筒、矿帽和一只指南针，常常抚
摸矿石，那是他心底炽烈的爱与情，他是在怀念和回望人
生路上那段充满青春的历程。

父亲辞世后，翻拣他的笔记，那首歌又映入了我的眼
帘，那是父亲用红蓝两色笔抄录于扉页的，歌的上方有两
句话：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落笔的日子距
我翻阅已四十多年，竟然丝毫没有褪色。它记录了父亲
大半辈子的时光，潜心地质的父亲从技术员到总工程师，
辗转多地，始终带着这些本子。他不太爱唱歌，心里却总
唱这首歌。

不久前，有位好友约餐，谈起他的父亲，也是曾经的
地质队员，我俩不由自主唱起了《地质队员之歌》。那一
刻，我的心里全是父亲的影子，猛然间，我意识到父亲离
开我很久了。他督促我学习、教导我爱岗敬业正直做人
的画面全涌上心头。那是一代人的品质和风骨，让我感
慨万千。

这一刻，我似乎才找到了那首歌，也读懂了我的父
亲。

父亲倒在了二十九年前的清明前夕，那时杜鹃花正
盛开。无数次，我想写写那位渺无音讯不知姓名的叔叔，
写写为这首歌倾心一生的父亲和他的队友们，因为他们
曾背起行装，攀上层层山峰，怀揣无穷希望，执着于那些
热爱的、推动国家发展的宝贝矿藏。我相信，曾经动人心
扉的旋律，连同铭刻在记忆深处的往事，都是永恒的，静
眠在大山上的父亲也能听得见。

站在父亲墓前，我看见了年轻的他，背着地质包、
拎着地质锤，戴着的草帽，遮挡路途的风和雨，笑着向
我走来，又渐渐远去……耳边回荡着那首歌的旋律。

《地质队员之歌》魅力无穷，它把岁月化作回味，在流
年中绽放成花朵，又把年华的种子烙在心中，伴随着无尽
的思念，永远在我心中奏响。

学习书法之人常言，练好“永”字，便习熟了汉字所有笔法。而我
成为李恭清老师的“得意门生”，也正是从这小小的“永”字开始的。

李恭清老师是我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老师。他身材不高，却透着
一股精气神儿，那浓眉大眼镶嵌在圆圆的脸上，举手投足间尽显儒
雅气质，让人一看便心生敬意。

李老师在书法领域造诣颇深，是省书协会员。在我的家乡，那
些重要场合的题匾，很多都留有他的墨宝。在我们班的墙壁上，就
曾挂着一幅他写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作品，笔力刚劲、气
势磅礴。可没想到，这幅作品挂在教室没两天就不见了。后来一
查，原来是被邻班同学“借”走了，可见其书法受欢迎的程度。

我能引起李老师的注意，得益于书法。高一下学期，县里要举
办书法比赛，学校鼓励有书法特长的同学参赛。我平时就喜欢写写
画画，得知消息后，找了一本硬笔字帖，花了一周临摹苏轼的《赤壁
怀古》。没想到，这一努力竟让我获得了县里三等奖。而李老师，正
是学校推选师生参赛的评委之一。

高二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李老师找到我，对我说：“放假后
到我家里去一下。我看你在书法方面有些天赋，以后放假了就到我
家里来练习练习。”到了李老师家，他拿出自己心爱的毛笔——“青
松挂雪”，又铺开宣纸，耐心地给我讲解练习毛笔书法的基本知识。
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听说了“永”字八法，惊叹于练习书法还有
那么多的学问。

李老师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便执起了乡村小学的教鞭。后
来，凭借自身努力，他先后调到镇上的初中，又来到我们这所新组建
的县属中学。李老师为人谦逊。开学作自我介绍时，他诚恳地说：

“我只读了高中，水平有限，今后咱们共同学习。”我们这些调皮的学
生，有时会故意找些难题“刁难”他。遇到回答不出的问题，他的脸
上便会泛起红晕，坦诚地说：“我学问不够，等我向其他人请教了再
告诉你们。”他在大学读研的儿子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儿子休假回
来，他就把儿子“请”到教室，为我们解答各种难题。

私下里，我们一些同学亲切地称呼李老师为“十八子老头”。这
不仅因为他姓李，年过半百，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
点，并加以引导。我的钢笔字写得漂亮，他便引导我学书法；有的同
学作文写得好，他便向报社推荐。他还指导我们办了一个文学“刊
物”——《惜时》，我当时是蜡笔抄手之一。在惜时如金的高中时代，
他能鼓励大家开展这些“课外”活动，如今想来，实在难能可贵。

我的学习存在很大的“跛腿”，文科成绩比较好，理科却一般，尤
其是数学，简直是我的“噩梦”。其实，我并非天生学不好数学。小
学升初中时，我在全乡排名第六。但在小升初的那个暑假，我迷上
了小说，课堂上，我常常在课桌上挖个洞，把小说藏在抽屉里面偷
看。一看入迷，就被老师发现，书被没收，还免不了挨一顿训。有一
次上数学课，我又沉浸在小说里，老师当场把书摔到我的脸上，还把
我赶出了教室。从那以后，上数学课，我就隐隐有些心理阴影，数学
成绩也一落千丈，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好转。可见，老师的教学态
度和方法，对学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李老师受人尊敬的重要原因是他的认真和执着。为了让我“课
余”安心练习书法，他曾骑自行车赶6公里的泥土路，到我那堆满了
犁耙石磙的破旧的小屋里，同我那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没念过几
天书的父亲长谈我的种种长处和不足。他与我也有过一次长谈。
他说，人生就如那个“永”字，横竖撇捺点，一样都不少。但不是每个
人都能像颜真卿、欧阳询那样，把“永”字写得完美无缺。就像我写
的这个“永”字，上面的那个点不够饱满，右边的捺也没有写到位，笔
画虽然齐全，却不够美观。这就好比我的学习成绩，有亮点，也有明
显的不足。如果无法弥补不足，那就一定要突出自己的优势，否则
很难取得成就。

当时，我心里明白，以我在学校的成绩，考上大学无异于痴人说
梦。毕竟我们学校每年只有寥寥几名学生能考上大学。可我还是
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终究心存一丝侥幸想要上大学，最终辜负了李
老师的一片苦心。在李老师管吃、管提供笔墨纸砚、管悉心指导的
情况下，仅仅两个月，我仍然当了“逃兵”。

后来，我选择从军。向李老师辞行时，他语重心长地说：“部队
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去了之后，也别放下写作和书法，继续努力。”
还赠送我《写作教程》《书法艺术》两本书。在部队里，我凭借还算不
错的书法和还算过得去的文笔，从负责连队的黑板报“起家”，一步
一步地成长。我先后当过连队的文书、宣传股的报道员，后来又担
任过团、师、军的宣传干部，直到以正团职上校的身份转业到地方
工作。

如今，李老师因一场意外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就像那个“永”
字，“横竖撇捺点、一样都不少”地深深嵌入我的心中，每一笔每一画
都承载着他对我的关怀与教导。

一丝温暖，照亮一生。

每到春节，我都会想起老岳。因为我上大学后的
第一个春节没有回老家，曾受邀去他家过年。

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外地同学都迫不及待地准
备回老家，全班50多人中近30位是外地的，只有青海
的解生旺和我没有回去。对于初次远离故乡来京读
书的学生来说，回家过年是一件大事，相关消息全班
都知道，甚至谁哪天走、坐哪班火车同宿舍的都知道；
而留在北京不回家过年对当事人更是一件大事，老岳
与我同宿舍，得知我们不回家过年，便早早约我们春
节期间去他家吃饭，我们早就吃伤了学校食堂的土豆
白菜，对老岳的盛情当然求之不得。记得大年初三，
我和解同学在北太平庄坐302公交去的他家。

老岳是北大教工子弟，家住北大校园内。我们下
车后一路打听，找到了他留的地址：北大朗润园某
楼。在一个带有小院的平房前我们找到了老岳留下
的门牌号，便轻叩院门。一会儿，院门打开，缓步走来
一位身体尚健朗的老者。他手扶年头不短、颜色褪尽
的“柴门”，看了老岳同学留给我们的地址后，一边抬
手指着前方三五十米处的板楼说在那儿，一边解释说
公寓楼与这个院子的牌号是一样的。

那天虽是过大年，但我们去时只有老岳一人在
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出去了，给我们留下自由的空
间。当时我不太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过年又是大冬
天的，他的父母和读中学的弟弟能去哪儿呢？老岳的
一片侠义热肠令人感动，一直到今天还在温暖着我这
个外地人。

老岳下厨给我俩炒了几道菜，具体啥菜不记得
了，总归是可口的家常小菜，让我俩见识了北京人家
庭生活的日常，仰视、窥视首都人民生活的好奇心得
到满足。进北京，坐公交穿过大街道算是对北京认识
进了一层，在校园生活算不得认识北京，因为这是与
北京城有所隔离的“独立世界”，到老岳家吃饭算是一
竿子插到底，真正走进了北京深处，见识了“北京土
著”生活的原生态。每念及此，我总是为老岳的热情
所感动。我还记得，我和解生旺在进北大的路上买了
一只小西瓜，这本是春节上门赴宴所带的礼物，但饭
后我们三人给吃了，想想真是少不更事啊。

记忆中老岳家很整洁干净，没什么多余的东西。
现在能想起来的是他家的卫生间，雪白的瓷砖地面、
雪白的墙，虽不大，但就是雪白、干净，估计是在学生
宿舍见惯了不见底色的地面、涂鸦的墙面，气味厚重
熏人，陡然见到这样反差巨大的家庭卫生间，就留下
深刻的印象。

到老岳家过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家住在叫“朗润
园”的地方。天下也有这样清爽、通透、润泽的词儿，
这样的词儿也能被人找到，找到了还能在这个文曲星
聚集、书香萦绕的地方用上，真是让我惊奇！汉字的
魅力有很大部分就在于语感，这应该属于心理学讲的
通感范畴。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为汉语的美所折服，那
份震撼至今难忘，也更对老岳生出一种羡慕。

我们班有几位是体育特长生，老岳不是体育特长
生，但他有体育特长。在晚上熄灯后的“卧谈会”上，
他给我们介绍自己的“辉煌”过去。估计作为北大子
弟，他是北大附小、附中一路学过来的。老岳上过海
淀业余体校，专业是跳高。每天下午3点钟，他就早
早从学校出来，去少年体校训练，什么体能训练、技术
训练，训练结束后就和来自各校的一帮子队友坐在地
上瞎聊。估计就是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练就了老岳
北京人注重局气的个性品质。老岳的仗义在我们班
里是出了名的，他集体荣誉感特别强，我猜想这与他
业余体校的运动生涯关系密切。

老岳其实不老，他只比我大三岁，入学时也就20
岁，今天看不过就是个小毛孩。“文革”后恢复高考，
等“老三届”“新三届”的一批上了大学后，我们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的大学生，彼此年龄差距不
大。但小小年纪，为什么称老呢？我一直想不通。
他让大家叫他老岳，同学们男男女女也都这样叫他，
他也漫不经心地答应着。私下猜度，或许体校搞体
育的，大家都这样打招呼，显得很豪气吧。在写这篇

小文时，北京同学李丽晖说，称“老”与年纪大小无关，在当时北
京的中学，这是要好的同学之间的一种昵称。她的同学都称她

“老李”。二八女子都被人称“老”了，一米八的汉子称“老”就更
不违和了。原来这是一个时代校园文化的风气，属于社会语言
学研究的范畴。

老岳一米八的大个，身材匀称，清秀喜悦，和人讲话时爱盯着
你的眼睛，面部表情生动，有时为加强效果会辅助以手势。他走起
路来迈开长腿，步履轻快，但是在食堂打饭后或从操场运动后回宿
舍的路上常常拖着步子，好像是趿拉着鞋子，摇摇晃晃，一副散漫
的样子。他的招牌动作是用右手篦一头长发。五指插入一头浓发
中，使劲向后插一梳而过，同时头向反方向一甩，那份帅气，估计吸
引了不少同班女孩子的目光。特别是在运动场上与对方发生争执
时，他会同时嘴里嘚啵嘚啵、骂骂咧咧说着什么，左手叉着腰，或者
右脚踩在足球上，再用上他的招牌动作，一副不吝的样子，聚焦了
场上场下所有人的目光。

记得一次我们班和高年级举行足球比赛，当时因为一球判罚
发生争执，高年级的一位叫楠的同学和老岳吵了起来。老岳因体
育“科班”出身，说话有理有据有底气，不屈从高年级大哥哥的权
威，着实给我们班长了脸。事后得知，楠同学是他北大附中同班同
学，两人十分要好，但如果在球场上遇事则彼此翻脸不认人，没有
任何情分可讲。当时我们有的同学劝老岳算了，别伤了与师兄们
的和气，老岳扭头看看场下的我们，撇撇嘴，慢慢眨了眨眼睛。我
由此理解了“睥睨不屑”这个词的含义了。后来我发现大家的担心
是多余的，老岳和楠同学照常偶尔一起去乐群餐厅买个炒菜，全然
不记得发生过足球场的不快。我想，体育精神就包含着场上的奋
力拼搏、场下的彼此珍惜。如此说来，为了友谊第一给场上对手放
水，其实是对对手最大的侮辱。

老岳凭借体育特长，在学校运动会上有过风光的时刻。我们
系是学校除体育系外体育运动的第一大系。学校每年都召开新生
运动会，我们系每次都拿第一。我们九月入学，十月就要召开新生
运动会。运动会前，高年级班主任林建老师晚自习后来到我们男
生宿舍，一个宿舍一个宿舍走访，进行赛前动员。他真是特别会做
学生工作，几句话就让这些新生斗志昂扬。还有一天晚上，我们班
主任陈强老师召集全班在东操场北边的平房教室开会，林老师又
亲临现场进行动员，效果非同寻常，让大家觉得不赢得运动会真对
不起教育系这个称谓。或许林老师的鼓动对老岳也产生很好的影
响，同时当年学校有位高年级同学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跳
高金牌，对老岳起到示范作用，总之他暗下决心，要在新生运动会
上夺得奖牌。晚自习过半，老岳就约我出来到西操场陪他训练。
在今天，北京十月的夜晚，九十点钟不算晚，但20世纪80年代初北
京大高楼少，光污染轻，学校操场又空无一人，显得有点夜深的样
子。老岳先带我跑两圈，然后做徒手操拉伸，然后做蛙跳，然后做

折返跑……如此天天晚上训练直至运动会召开。运
动会上，在一片加油声中老岳获得了新生运动会跳
高奖牌。我不记得他是第几名了，只记得我给运动
会广播站写了篇稿子，将老岳刻苦训练备战的事儿
好好添油加醋宣传了一下，也算是尽到了见证人的
责任，分享了成功者的喜悦。

照片中的老岳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长城八达岭的
班级合影，很可能那是大二的冬天。记得老岳穿着
栗色羽绒衣，围着长围巾，头发在凛冽的寒风中散乱
着。那是我们班第一次组织去八达岭长城，荒凉的
北国风光没有激起大家多少豪情，只是那张珍贵的
合影留下了一群少男少女的珍贵记忆。大三可能是
大学四年中课程最多的一年，大家各自穷于应付功
课，班级活动就少了，彼此接触就少了。不知何时，
老岳搬回自己家住了，有课就来回跑，我们的接触就
更少了。

当时大学毕业生国家包分配，老岳分配到北京
体育师范学院。其后，我断断续续听同学讲起老岳
的一些情况，比如，他辞职了，去西单做文具生意，一
度生意十分的好。后来又听说他到石家庄开拓市场
去了。关于他的辞职经过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
说，不辨真伪，无法求证。2014年，我公干去石家庄
出差，早去晚回。我知道他一定在石家庄的某条街
上经营他的业务，好想找找老岳见一面，因为时间
紧，我又有几位同事同行，便按下找他的念头，当时
想着后会总是有期的。再后来，大约2017年，不知
听哪位同学说，老岳去世了，听说是心梗突发，但没
有一位同学知道确切情况。我知道消息后感到十分
诧异。怎么会呢？他也算是搞体育出身的啊。石家
庄之行没有去找老岳聊聊成为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遗
憾。

我印象中，他毕业后几乎没有参加过班级的集
体活动。在写本文征求意见时，周一曼同学指出了
我的失误，她说：毕业10周年校庆活动那次，老岳参
加了。我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估计人多，我们私下
没有单独交流。再者，听说老岳那时有心事，在同学
面前多有回避，不像一、二年级那时意气风发，所以
我没留下什么印象。

在那次校庆活动之后的某个秋日夜晚，我最后
一次见老岳。那是在北太平庄十字路口南的马路西
侧，我在公交站邂逅老岳夫妇。估计他们是在此转
车，要从路南穿过马路到三环路北的北京新闻电影
制片厂附近的302公交站乘车回家。估计两人刚下
班，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们简单问候几句，就分手
了。分别时，我们彼此挥手告别，他俩站立在尘土漫
起的秋风中，身后是一片昏暗的黄色路灯光晕，背景
中还闪烁着红色交通信号。两人的脸上露出淡淡的
笑容，然后一转身，背影就消失在苍茫夜色中。很多
年后，很多次，我在想，当年挚友来李叔同家门口道
别，是否就是这般的情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
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
聚，难有别离多。

人们都说，从喜欢的歌曲中可以猜出喜好者的
年龄。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大多喜欢台
湾校园歌曲，比如著名的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
是当年老岳经常挂在嘴边的，我也是通过老岳的哼
哼才熟悉这首歌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
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
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
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
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
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
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
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老岳学名叫岳书瑞，是我大学的好兄弟。

怀念老岳
□丁以绣

寻找那首歌
□刘力

“永”在心中
□赵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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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细雨沾衣的时节，也是记忆返潮的时刻。人们扫墓祭祖，怀
念逝去的亲人，而那些曾在我们生命里短暂停留又悄然离去的人——同
学、师长、故友，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如萤火般点亮过我们的某
段时光，同样值得被铭记，

比如《怀念老岳》中，那个热情邀请外地同学回家过年的北京青年，
那个在球场上据理力争的“体育科班生”，那个后来消失在石家庄街头的

生意人……作者遗憾未能再见他一面——我们总以为“后会有期”，却不
知有些人已是最后一面；比如《永在心中》的乡村教师，用书法和耐心点燃
学生的潜能，那句“人生如‘永’字，横竖撇捺一样都不少”的教诲，伴随学生
一生；比如《寻找那首歌》中那些执着于发现国家矿藏的“地质”人……

人生几十年里，我偶尔会想起我的小学同学，他坐在我的前排，喜欢
找我说话，但因救溺水同伴而夭折，我曾写过一篇《憨头》来纪念他。

清明不仅是祭奠，更是对“存在”的追问。老岳、李老师、地质队员们
之所以值得书写，正因为他们的生命虽已终结，却在他人记忆中延续。

当时代步履匆匆，这个节气给予我们一个回望的契机。那些逝去的
人，或许没有丰功伟绩，但他们教会我们善良、坚韧或豁达。正如《地质
队员之歌》中唱的：“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这些微小的
个体，恰似山谷的风，无声却塑造了时代。 （周璐）

回望的契机

清明，致敬革命英烈！（组诗）

□季川

纪念碑

纪念碑是一座高山
前来瞻仰的人
需要一步步攀登而上

纪念碑是一片苍穹
他们曾经深情描绘过
现在轮到我们实现蓝图了

纪念碑是一场激情奔赴
里面的人在握拳
外面的人在宣誓

革命故事

很多锈迹斑斑的老物件
和革命故事情节，都是
峥嵘岁月的最好见证了

军号，他们吹得嘹亮

绑腿，他们扎得认真
一场硝烟接着一场硝烟
一场牺牲接着一场牺牲

他们很多人都没有
看见黑暗过后的黎明
他们只把红旗与道路
一次次传递给了我们

精神长存

这是勇于实践的精神
驾一条船，就敢于乘风破浪

这是勇于探索的精神
走一条路，就敢于披荆斩棘

这是勇于思考的精神
点一盏灯，就敢于划破黑暗

这是勇于开拓的精神
立一种志，就敢于奋发进取


